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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清兩朝以來，文人結社風氣對於當時的詩文創作與文學思潮發展有著深

遠的影響。馬來亞（包括新加坡）早期的舊體詩詞創作，亦與文人創立詩社的關

係密切，一如左秉隆與會賢社、黃遵憲與圖南社、邱菽園與麗澤社等，主要皆集

中在新加坡、檳城兩地。馬來亞霹靂州的詩社創立與舊體詩詞創作活動，起步較

晚，即始於一九四零年代後期成立的溟社、一九六零年代後期成立的扶風詩社、

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成立的山城詩社，三者頗有淵源關聯。惟因人事變遷，前兩家

詩社現已不存於世，其又以溟社成立迄今暌隔最久，社員過早凋零，詩社史料與

詩文作品散佚各處，蒐集整理、提玄钩隱，實在不易。茲以檢視僅存的相關史

料，縷述溟社的創社緣起與發展沿革、刊行的社員詩作與著述、溟社的後期餘暉

與歷史定位，冀以補綴馬來西亞古典詩壇的空白，俾為日後研究者參考取資，則

幸甚矣。

一、陳季事迹與溟社緣起

 溟社創辦人陳季，生年未詳，原籍中國廣東人氏，一九三零年代隻身前來南

洋，1966 年末卒於吉隆坡甲洞。今可稽考者，陳季事迹資料主要見於氏著《遺簪

恨憶》兩篇、《金壇二百絕》，李庭輝《吾師陳季》二十一首與自註，以及散見於

溟社詩刊、叢刊、雜誌、函牘文字等。陳季生平事迹蓋可分作三個階段，前期主

要為就學北平、參加革命、相識春簪；中期主要為離開中國、隱迹南洋、遺簪守

恨；後期主要為創立溟社、指導作詩、刊行作品。

 陳季乃北京大學化學系出身，兼通國學，擅長詩詞書畫，尤善音樂攝影。今

尚能得見陳季的學術論著，即《聲能論》 1 與《嵇康和廣陵散》 2 兩篇。據《眉林》

編輯者簡介，陳季為要保存古代文化，藉廣流傳，乃漢譯澳洲英文雜誌所載《嵇

康和廣陵散》一文，洋洋數千字，確見中文英語造詣俱精。陳季《遺簪恨憶》第

 本文獲得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馬來西亞新加坡漢詩資料整理與研究學術計劃”資助研究經費。
 本文曾於 2016 年 12 月 10 日在（臺灣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舉行的“第二屆東亞漢詩國際學術研

討會”上宣讀。經學術審查後，在修訂論文期間，原作者徐持慶突然中風，未克完成，後由余
曆雄協助修訂全稿。

1 陳季：《聲能論》，《眉林》第 2 期（1965 年 7 月），怡保：眉林出版社，頁 1-4。
2 陳季：《嵇康和廣陵散》，《眉林》第 3 期（1965 年 9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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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多有述及其於“就學北平、參加革命”時期的點滴，曰：

 北平學歸，順道遊西湖。……由鄂歸粵，識汝漸稔。
 余在鄂時，從名師學橫笛，月夜奏梅花三弄，聲響入雲。
 余自北平學歸，就職鄂局，生活舒適。乃僅半載，冥冥中如有感召，

似必須離去者。夢寐不寧，血脈憤興。凡兩月，乃毅然棄職。同僚愕然，
問其故。余笑曰：效張季鷹之思耳。

 余自鄂南旋粵垣，棄職家居。故舊往來，文酒無虛日。黃裳慘綠，自
命風雅。

 余曾一度參軍桂北，遠別經年。3

陳季青年時期參加革命，適於一九二零年代，孫中山（1866-1925）改組國民黨，

設大元帥府，部署北伐。陳季與吴鐵城（1888-1953）等作元帥府參軍，由胡漢

民（1879-1936）管轄。1922 年 6 月，陳炯明（1878-1933）突然對孫中山倒戈相

向，派重兵圍攻，炮轟總統府。4 據李庭輝稱，陳炯明的“叛變”對陳季的政治理

想與革命熱情造成極大的衝擊與打擊，陳季於是選擇遠離軍閥政治，捨棄革命事

業。5

 陳季與余春簪（？ -1940）在廣州邂逅相識，結下不解之緣，乃至離開中國、

隱迹南洋，其中有著“相遇之難，相合之奇，相諒之深，相愛之久”6 的歷程。陳

季與余氏相戀相愛，並於 1940 年余氏歿後，刻印袖珍本《遺簪恨憶》兩篇，憶

述兩人情史，悼念簪女；内容圖文並茂，縷述相戀經歷，纏綿悱惻，行文哀怨典

雅，讀之令人動容，7 幾可媲美沈復《浮生六記》。茲引其文，以證陳季、余氏相關

事迹，其曰：

 余自北平學歸，……甫旋粵，即會簪於戚家。一南洋幼婦，已惟覺其
活潑真摯，潛德幽光，有不可以掩者。初未甚異，而孰知此即為孽緣之胚
結，而吾儕半生慘史，亦即萌蘖於此日矣。

 粵垣初識，習聞汝所適為南洋某氏。夫方遠商於桂北。吾曾一度在蒼

3 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怡保：惠愛社，1940，頁 17、20、21-22、24、10。
4 關於“陳炯明事變”或“廣州蒙難”之事，詳見茅家琦等著《孫中山評傳》第十一章第四節《驅逐陳
炯明，第三次開府廣州》（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638-659）之論述。

5 李庭輝：《吾師陳季》（其十六）自註，收於《望星樓墨餘》，新加坡：新社，2002，頁 76、81。
6 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頁 22。
7 李庭輝《致持慶》（其六）“動魄遺簪涕淚文”句，自註云：“吾師陳季先生有遺著《遺簪恨憶》，示持
慶，持慶漏液誦讀，大為感動。”（《望星樓墨餘》，頁 89、96） 今存《遺簪恨憶》第二編，其第五、第
六頁已佚落，未得一窺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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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廣座中邂逅之，未與深談。……忽有遠客來報喪，則簪竟作文君矣。蓋
其夫因公，自柳州水程中失足溺斃。

 簪出生海外，幼習英文，婚後始歸國，故於國文根基淺薄。及孀，始
從余習經書，蓋信余之勸也。

 汝歸國時，初不習祖國儀禮。……簪略知音樂，從余學洋琴，及八絃
琴，通三數調，而非甚精。

 顧自一度訂交，如繭自縛，相得之情，終始不渝。余曾一度參軍桂北，
遠別經年。後汝又言旋南島，再度分手。而一線情絙，迢迢永繋。

 十年前簪別余，歸南洋。余羈旅愁病，鬱而賦此（持慶按：指賦開篇之
《鶯啼序》一詞）。……簪竟死矣。

 碧荷小榭，同居約兩載，汝應再世不能忘。……吾輩於此間談心、讀
書、臨帖、學佛、習音樂、吟詠、步月、商量食譜。

 自汝離怡，馮氏調埠金寶，參商晤希。間月一二次，得機偶集，亦各
以事羈。乍面歡談，匆遽言別。8

余來怡後，夜以旅行牀宿外寢者，達一年餘。簪凌晨而興，促余醒，
睡未足則代抱衾枕，導余惺忪歸內室復睡。

 余十年前，得巴黎名貴香精，特為簪製濃郁之強烈香水，滿貯之，愛
若珍寶。南來數載，約餘半瓶。……餘香賸粉，將復為誰芬芳乎？

 余於月前，偶聞遠鄰唱機，歌哭靈。至“十餘載枉綢繆，今日人亡花
落”等句，吾竟怳然若失，塋然欲淚也。9

余春簪乃金寶某富僑之侄女，婚後隨夫返粵，遂與陳季初識。其夫後來意外身

亡。陳季與余氏相識漸稔，相戀相愛，訂交不渝。1930 年，余氏告別陳季，自粵

南返；陳季隨後亦隻身過海，隱迹南洋，驛旅怡保，寄寓於高溫街佛學社 10，與余

氏再續前緣。陳季旋即供職怡保某保險公司銷售經紀，賺取薪金維持生活。

 陳季自稱早歲曾涉獵佛典，惟非甚篤信。李庭輝《吾師陳季》（其二十）亦

稱，“生平泥佛羞登廟，僧侶師尊兩自殊”。11 自余氏從習經書，陳季“偶為解說，

其信念若夙具者，余固奇之。初誦《四十二章經》、《觀無量壽經》、《八大人覺

經》等，續誦《阿彌陀經》，尤喜《心經》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佛珠一串，

夜候恆自持誦，多年不輟。顧非知契者，絕不與談此事”。又曰：“凡汝之學佛，

8 以上詳見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頁 21-22、26-27、9、18、20、10、2、31、7。
9 以上詳見陳季：《遺簪恨憶》（第二編），頁 15、卷首、12-13。
10 持慶按，此佛學社社址即：霹靂州怡保高溫街七十一號（No. 71, Cowan Street, Ipoh, Perak）。後來陳季
成立的溟社，及其《學源》出版社、《眉林》出版社，皆以此佛學社為大本營。此佛學社今已不存，
其建築物經裝修後已易作時尚商業用途，街道官方名稱亦改為 Jalan Raja Ekram。

11 李庭輝：《望星樓墨餘》，頁 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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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具慧根，身世之顛連，豈夙業自悟，而求懺解？以何因緣，與吾相契？” 12 陳季

遠離政治、隱迹南洋後，日與余氏相習佛經，對於佛教有了新的認識與體會，認

為兩人的相戀相愛乃是“夙業”使然。

 若干年後，余氏病卒，陳季悲慟不已，人生觀念產生較大的變化，後經感悟

而皈依佛教，消解塵障，走向另一個人生階段。其曰：

 簪竟死矣。……知汝雖骨化形消，丹誠不泯。汝魂安歸。吾將仗無邊
佛力，升天入地，冀與汝重求相見之日也。

 汝在時，吾視生死之事為甚大。自汝死後，吾觀念陡變，覺人實渺渺，
今後吾可以苟且偷生，亦可以隨緣物化。……蓋人必有死，時間之飛逸若
奔電耳。故吾即於今日死，吾終無憾。人生一世，得一真知己，其過去甜
美之價值，已高於一切。

 經此慘變之餘，吾於佛氏因果之論，不復能不信。……夙生定業，事
事都成預局。……脫余未化，得於痛定之餘，藉此篇章，傳其始末，則世
人當不以余為盡妄。余素治科學，今而後，知大雄願力，萬劫常存，而科
學機能之渺小，直與無量無邊恒河中之一沙之不若也。

 汝在粵時，患心氣痛症，月發一二次，甚劇，每臥床不能起。名醫某，
能以方止之，而不能絕其根株。……及從寶瑛學佛，始習禪坐，厥疾漸療。
今十餘寒暑，病未一發。此為汝信佛之一因。13

 昔晤慈航師於三寶洞講座，若夙契然，固請饒益。師教誦七佛小咒，
為簪消解。余持之月餘，復廣涉經論，既悟唯是一心，更無餘乘。簪之來
去，其夙業乎。自慚塵障沉迷，夢緣無記，未得天眼，詎能遠觀。則馬麥
金鎗，佛尤不免，安知非簪之度余，而余乃復設意為簪度，斯愚矣。

 荏苒逾歲矣。……唯日讀佛典、禮三寶，塵勞擾擾，之所謂悲、所謂
喜者，似已無所動於中，則花落人亡，更何依戀。是吾之與簪，從無始來，
異熟一切，為恩為怨，兩相知乎。14

陳季寓居佛學社，虔誠誦佛，祈為余氏消解超度，持之月餘而能悟得“安知非簪

之度余”，也使自己能夠“悲喜似已無所動於中”，繼而藉借佛學社的方便之門成

立溟社，開展晚年的文學旅程，殊為不易，亦是幸哉。

 據李庭輝稱，陳季學識淵博，兼通國學，尤好《莊子》，其“朝起于于”、

“夜眠徐徐”，真是莊學理想中的世外之人。15 陳季成立“溟社”，其命名釋義當是

12 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頁 9-10。
13 以上詳見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頁 2-3、13-14、19-20、24。
14 以上詳見陳季：《遺簪恨憶》（第二編），卷首、頁 1。
15 李庭輝《吾師陳季》（其二十一）“朝起于于遑問世，夜眠高枕臥徐徐”句，自註：《莊子 • 應帝王》：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望星樓墨餘》，頁 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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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莊子 • 逍遙遊》“南溟”之意。曰：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而
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
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16

古書“冥”，通“溟”，亦訓為“海”。北溟之鯤化為鵬，徙於南溟天池，經歷了

“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的過程；陳季借助《莊子》

自比鯤鵬，遠離北方，隱迹南洋，追尋自我人生的天池。人生曲折，自從走出余

氏病卒的傷痛後，陳季在怡保與陳曼英、黃松齡、李庭輝、朱昌雲等青年子弟結

得因緣，師徒成立溟社，致力推廣與發揚舊體詩詞創作，積極邁向“適千里者三

月聚糧”的目標。

 陳季身兼溟社社長與導師之職責，常於佛學社開班授課，不收學費，每週

三日，講授中華詩詞與古文知識，介紹中外古今詩詞人物，以及指導諸生如何向

歷代詩詞名家學習文學創作。朱昌雲《人物隨談》、《人物隨談二集》、《詩詞人述

評》諸書之撰述，正是得益於陳季的授課講解 17，也可視作長期以來陳季堂課的筆

記讀物 18。另外，陳季以“溟社撰述部”名義出版的各種古典詩詞專刊，亦是溟社

社員根據平日社課“先生口講，而同社筆錄之”19 的成果。

 溟社緣起緣落，陳季前後堅持了二十年的光景，從者甚眾，蔚成風氣。除

了自己所撰《金壇二百絕》，諸位社員有詩數百首，各有聲譽，又出版詩刊三冊、

專刊六種與專業雜誌兩種，可謂成果斐然，非同凡響。

二、溟社社員及其創作情況

 茲據溟社相關史料與事例，將其發展沿革概括為三個階段，即 1947-1951 年

為草創時期，始於陳季首次招收社員開班授課，迄於編輯出版溟社詩刊之前；

16 [清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 2-3。
17 朱昌雲：《人物隨談》，新加坡：星洲維明公司，1961；《人物隨談二集》，新加坡：星洲維明公司，1962；
《詩詞人述評》，香港：崇明出版社，1963。十餘年後，朱昌雲對於當年陳季義務講學、不說名利、純
為培育人才的偉大精神與教導之恩，而稱“一息尚存，感念不已”，備致推崇師門之意。（《詩詞人述
評 • 自序》，卷首）

18 李庭輝《吾師陳季》（其十五）“阿難轉世有昌雲，盡記師言筆快勤”句，自註：阿難最善記誦釋迦牟
尼言語，昌雲最能根據陳師堂課，編撰高中學生課外讀物。（《望星樓墨餘》，頁 76、81）

19 黃秋：《答蘇雪林教授來鴻》，《學源》第 3 期（1964 年 12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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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60 年為“初成展翅”時期，始於首次出版溟社詩刊，迄於編輯出版《學

源》雜誌之前；1961-1967 年為“豐收分飛”時期，始於《學源》雜誌創刊之際，

迄於《眉林》雜誌停刊與陳季逝世前後。以下將進一步論述各個時期的溟社社員

概況。

 溟社首批社員乃黃松齡（1929-2014）、李庭輝（又作李廷輝，1931- ）、陳

曼英（1923- ?）、朱昌雲（1933-2002）諸人。據李庭輝稱，於 1947、1948 年

間，黃松齡在怡保某書局翻閱古典詩詞書籍，適遇陳季前往購書，相與攀談；黃

松齡披剖心迹，醉心詩學，陳季認為孺子可教，乃邀其往佛學社學習詩詞。翌

日，黃松齡邀約同班同學李庭輝同往，初投陳季門下，首次上課即讀杜甫《秋興

八首》，此後遂與中國古典文學結下不解之緣。20 當時溟社另有一女社員，名陳曼

英，二十來歲。爾後，李庭輝與黃松齡的友人，如朱昌雲、梁成昌、莫澄煊、陳

卓明、廖啟明、吳清璠等，聞風而至，傾心學詩。至此是為草創時期，溟社已經

初具詩社規模。

 陳季對於溟社社員的作品與社課，經其修繕後，皆次第編入溟社詩刊。陳

季先後編輯出版三冊溟社詩刊，名曰《溟嚶甲稿》、《溟嚶乙稿》、《溟嚶丙稿》，

今猶見存。21《甲稿》收錄作者十三人，詩作一百一十九首。《乙稿》收錄作者

二十五人，詩作一百四十六首。《丙稿》收錄作者二十人，詩作一百一十五首。

以上“溟嚶三稿”詩詞作者，去其重複者，共收錄三十五人 22，詩作三百八十首，

可謂溟社初次收成的亮麗成績單。以下據此數據整理成一覽表，以見溟社社員在

“初成展翅”時期的具體創作情況。

表一：“溟嚶三稿”主要詩詞作者與篇數一覽表

序 作者 / 社員 甲稿 1952 乙稿 1956 丙稿 1960 作品篇數

1 陳    季 3 11 32 46

2 陳曼英 12 3 1 16

3 黃松齡 35 8 43

4 李庭輝 19 36 18 73

20 李庭輝：《吾師陳季》，收於《望星樓墨餘》，頁 78。
21 陳季編：《溟嚶甲稿》，溟社叢刊第一輯，怡保：歐亞印務公司，1952；《溟嚶乙稿》，溟社叢刊第二輯，
怡保：歐亞印務公司，1956；《溟嚶丙稿》，溟社叢刊第三輯，怡保：溟學社，1960。

22 此“三十五人”者，乃指“溟嚶三稿”的詩詞作者而言，尚未包括非詩詞作者，亦有詩作未收於“溟
嚶三稿”而見載《學源》、《眉林》者，合其全數則近六十人。詳後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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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成昌 6 15 7 28

6 朱昌雲 19 1 20

7 莫澄煊 8 9 1 18

8 吳清璠 3 2 5

9 梁新祺 7 1 8

10 黃    秋 13 10 23

11 何松葉 14 11 25

12 程萬鵬 6 1 7

13 莫蔭祝 8 9 17

14 侯仲夢 6 6

15 馮慧貞 7 7

16 其 他 * 7 19 12 38

作品篇數： 119 146 115 380

 根據上表數據，今試作三個角度的補充說明，即：一、自創社至刊行《丙

稿》，前後十二年，每隔四年出版一冊，每冊收錄詩作百餘首，皆有主要壓軸作

者，凡此說明此為有組織、有規劃、有目標的系列詩刊，而非隨意偶為之作；二、

除社長陳季之外，就個別溟社社員而言，其作品篇數較可觀者為李庭輝（73 首）、

黃松齡（43 首）、梁成昌（28 首）、何松葉（25 首）、黃秋（23 首）、朱昌雲（20

首），莫澄煊（18 首）、莫蔭祝（17 首）、陳曼英（16 首）、程萬鵬、馮慧貞（各

7 首），堪稱詩歌成就較高的社員；三、所謂“其他”者，包括宗鑑（4 首）、廖

啟明、陳卓明、張明科、張金花、潘其煒、馮雅宜（各 3 首），伍兆焯、劉瑞寬、

劉杏顏（各 2 首），以及只收錄一首詩作的社員，如《甲稿》中的張奕東，《乙

稿》中的潘其勳、楊鳳珍、李秀英，《丙稿》中的陳章銀、余秀斌、侯滿生、蔡

瑞霞、高桂流。

 從詩刊的整體情況來看，李庭輝、黃松齡、朱昌雲、梁成昌、陳曼英為溟社

的首批核心社員，惟黃松齡、朱昌雲先後負笈澳洲、香港深造，對第二、第三冊

詩刊的參與較少。程萬鵬、黃秋、馮慧貞則為溟社的次批核心社員，在日後李庭

輝、黃松齡學業有成寓居新加坡工作後，遂成為留守溟社大本營的主要社員。由

此可知，“溟嚶三稿”是陳季與溟社社員十二年創作實踐的成果，以便能在馬華

古典詩壇上展翅翱翔，此於溟社第三階段“豐收分飛”時期的來臨前，無疑具有

蓄流遠渡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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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0 年以後，陳季不再編輯出版溟社詩刊，而由程萬鵬、朱昌雲、梁成

昌、吳均昌為編輯，於 1964 年 10 月創辦《學源》月刊，兼容中西學術研究與新

舊文學創作，面向馬來亞、新加坡、臺灣、香港的學界與文藝界，提供較為寬廣

的詩詞與學術的交流平台。今據相關資料整理成以下一覽表，以見溟社社員於

“豐收分飛”時期的創作情況。

表二：《學源》主要溟社作者與作品篇數一覽表

序
作者 /
社員

創刊號
1964.10

第 2 期
1964.11

第 3 期
1964.12

第 4 期
1965.01

第 5 期
1965.02

第 6 期
1965.03

第 7 期
1965.09

作品
篇數

1 陳 季         10         10         10       30

2 黃松齡           4           1         5

3 李庭輝           2  [1]  [1]  [1] [3] 2

4 程萬鵬  [1]           1  [1]  [1]  [1]  [1] [5] 1

5 朱昌雲 [1] 1  [1] [1] 1 [1] 1 [1] 3  [1]  [1] [7] 6

6 吳均昌  [1]   [1]  [1]  [1]  [1] [5] -

7 黃 秋 [1] 2           1  [1]           1 [2] 4

8 周玉華           2           1           1         4

備註：標示“[]”者，意謂此篇乃論述文章，而非詩詞作品。

溟社《學源》月刊前後刊行七期，前六期皆準時出版，第 7 期則延誤半年後

出版，隨即在無預示的情況下停刊。依照上表數據，若從溟社社員參與投稿的情

況來看，前四期的稿源，主要是來自陳季、朱昌雲、程萬鵬、吳均昌、李庭輝、

馮慧貞、黃秋、周玉華、黃松齡的作品；而後三期的主要稿源，只有來自朱昌

雲、程萬鵬與吳均昌三人的作品，甚至在第 6 期僅有一篇朱昌雲的作品，似乎顯

得後繼乏力。其他曾於《學源》發表一兩篇作品的溟社社員，包括陳曼英、梁成

昌、張明科、莫蔭祝、馮雅宜、莫澄煊、侯仲夢、何松葉、吳林炎等。除了詩詞

創作，李庭輝、朱昌雲、程萬鵬、吳均昌等皆曾接受高等教育與學術訓練，術業

專攻，擅長撰寫論說文章，涵括中國哲學、史學、文學與西方學說的論題，分載

《學源》各期，確見溟社社員兼具創作與研究的深厚學養。

在 1965 年清明節後，正值《學源》第 7 期延誤出版之際，黃秋、馮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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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馮慧貞 [1] 2           2           2 [1] 6



周玉華等人正在醞釀刊行另一種溟社刊物——《眉林》，後於 1965 年 5 月正式推

出創刊號，黃秋為發行人，馮慧貞為主編，周玉華為副編；其亦以馬來亞、新加

坡、臺灣、香港的學界與文藝界為主要刊行對象，稿源與文類皆近似《學源》月

刊。《眉林》為雙月刊，23 前後刊行六期，皆準時出版。今據相關資料整理成以下

一覽表，以見其與《學源》異同情況。

表三：《眉林》主要溟社作者與作品篇數一覽表

序
作者 /
社員

創刊號
1965.05

第 2 期
1965.07

第 3 期
1965.09

第 4 期
1965.11

第 5 期
1966.01

第 6 期
1966.03

作品
篇數

2 陳曼英 1 1 1           1 4

4 李庭輝   [1] [1] 1 [1] 1 [1] [1] [5] 2

5 林麗玉 [1]   [1] [1] [3] -

7 周玉華 [1]    1 [1] 1   [1] [1] [1] [1] [6] 2

9 馮雅宜 [1]    1 [1]   [1] [1] 1 [1] [1] [6] 2

備註：標示“[]”者，意謂此篇乃論說文章，而非詩詞作品。

依據上表數據，若從溟社社員參與投稿的情況來看，《眉林》全六期的稿源，

主要是來自陳季、馮慧貞、李庭輝、黃松齡、黃秋、周玉華、馮雅宜等人的作

品，同時期正在編輯《學源》的程萬鵬、朱昌雲、梁成昌，則只發表過一首詩作

於《眉林》創刊號。其他曾於《眉林》發表兩三篇作品的社員，包括何松葉、余

秀斌、曹子高、張明科、莫蔭祝、莫澄煊、侯仲夢、侯滿生等。從中亦可發現，

馮慧貞、黃秋、周玉華、馮雅宜亦擅長撰寫論說文章，甚至每期刊載兩篇馮慧貞

的大作，其餘三人則每期一篇，從未斷稿。凡此深厚的學養亦與《學源》編輯諸

23 據《眉林》編者稱：“《眉林》雜誌，向內政部註冊，原為雙月刊。出版以來，讀者諸君，多誤為月刊；
投稿諸君，更不吝珠玉，致所賜堆積，編者既未暇細加檢讀，而又限於篇幅，輿論所趨，似有改為每
月刊之傾向。現方在討論進行中，謹先佈達。”（《眉林》第 3 期，封底通告） 惟至停刊時，《眉林》仍
為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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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    季 22 [1]  [1] 20  20 [2] 62

3 黃松齡 [1]    2 1 2 1 2           3 [1] 11

6 黃    秋 [1]    1 [1] 1   [1] [1] 1 [1] [1] 1 [6] 4

8 馮慧貞 [2]    1 [2] 1   [2] [2] [1] 1 [1] 1  [10]  4



君相近。如是，我們當可據此斷定，陳季創立的溟社及其詩詞創作實踐，並非只

是純粹局限於文學藝術的喜好與鑒賞，而是認真引導社員潛心學習中華典籍以積

累學養，善於應用學術訓練以發揮才學，繼而結合詩人的性情與學人的功夫，始

能寫出“感實情真”的好辭章。

然而，溟社社員於本階段在創作、研究與創辦刊物同步進行之際，社員之間

卻也因此走向兩個各有核心人物的社員群組，一則是朱昌雲、程萬鵬為首的“學

源派”，一則以黃秋、馮慧貞為首的“眉林派”。朱昌雲在《學源》停刊後，結合

非溟社社員的《學源》作者群，創辦《新潮》雜誌，逐漸形成一個社員規模更大

的詩人群體，醞釀為“扶風詩社”的先行者。馮慧貞等則執意標舉“溟社韻藝”

的旗幟，堅守“高溫街七十一號”，嘗試延續師門宏旨，惟至陳季病逝後，社員

相繼離去，終告曲終人散。因此，溟社社員可說是在詩藝成熟、創作豐收的情況

下，因事各自分飛，溟社亦隨之步入歷史長廊。

前述三個覽表，分別展示了溟社社員於各個階段的創作情況，茲將其重新匯

整為如下的綜合覽表，以見主要溟社社員的創作概貌。

表四：主要溟社社員作品篇數一覽表 24

序 作者 / 社員 “溟嚶三稿” 《學源》全七期 《眉林》全六期
作品
篇數

1 陳    季 46 30 [2] 62 [2] 138

2 李庭輝 73 [3] 2 [5] 2 [8] 77

3 黃松齡 43 5 [1] 11 [1] 59

4 黃    秋 23 [2] 4 [6] 4 [8] 31

5 朱昌雲 20 [7] 6 1 [7] 27

6 馮慧貞  7 [1] 6 [10] 4 [11] 17

24 本表主要乃以“溟嚶三稿”、《學源》與《眉林》的數據鈎勒出溟社社員的創作概貌，實則社員作品並
非全載於此，例如陳季《金壇二百絕》中仍有半數作品尚未見載，其他社員亦有作品見載他處，或另
行單本、專書出版。

105

陳季與溟社史料及其歷史定位

10 莫澄煊 18 1 1           20

9 陳曼英 16 2 4           22

8 何松葉 25 1 3           29

7 梁成昌 28 1 1           30

11 程萬鵬 7 [5]  1 1 [5]  9



12 莫蔭祝 17 1 1 19

13 周玉華 1 4 [6]  2 [6]  7

14 馮雅宜 1         [1] [6]  2 [7]  3

15 吳均昌         [5] [5]   -

16 林麗玉         [3] [3]   -

備註：標示“[]”者，意謂此篇乃論說文章，而非詩詞作品。

除了前文所述的溟社社員，其他“可知姓名”者，包括梁研華、劉典華、 25

歐陽厚全、丘榮清、林猷輝、鄧雄、陳漢隆、黄寶定、符致雄、方麗珠、馮添、

馮美珍、馮瑞貞、黃寶玲、徐春蘭、林猷德、嚴珠、侯森明、楊美容、張淑源、

何國權、伍于廣、傅麗華等，26 全數大抵六十人。

三、溟社的詩學與文藝觀

陳季作為溟社導師，其詩學取向對社員作詩與文藝觀的形成，具有基礎性的

啟蒙與引導作用。前述陳季所撰《遺簪恨憶》兩篇，乃以駢散結合的方式進行書

寫，行文典雅，哀怨悱惻，展現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陳季也以其深厚的古

典文學修養創作舊體詩詞，此於文學技巧中的遣詞、化典、聲律、意象、造境等

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條件，兼具學者與詩人的造詣功夫。

據李庭輝的回憶，其與黃松齡初投陳季門下，首次上課即讀杜甫《秋興八

首》，自此遂與中國古典文學結下不解之緣，愛戀程度之深，即沐浴如廁亦吟誦

屈原、司馬相如、李白、杜甫、周邦彥、辛棄疾諸人作品；其《溟嚶甲稿序》也

自述早期學詩仿效前代詩人的歷程，從李白、清季三傑（黃公度、夏穗卿、蔣觀

雲）、魏晉體到杜甫、白居易，有著詩風嬗變的鮮明痕迹。27 陳季創立溟社以“莊

子南溟”命名，社員也稱“這期間我們正研究著《莊子》”，影響所及宛轉多方，

25 梁研華、劉典華，乃《杜牧樊川集七絕百首箋疏》（溟社專刊第四種）的作者，二人姓名皆未見於溟
社他處。

26 自歐陽厚全至傅麗華十九人，其姓名皆見於各期《學源》版權頁中的社員名單。
27 李庭輝：《吾師陳季》其二“五十春秋今若昔，拜師初課誦秋興。峇峇自此成徒讀，終日吟哦舌沸騰。”
及自註，收於《望星樓墨餘》，頁 74、78； 《溟嚶甲稿》，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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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朱昌雲將其書房取名為“齊物齋”28，李庭輝則撰寫“齊物論”的學術文章，29

諸人對莊學的心得體會已從開篇“逍遙”而深入“齊物”，頗見受到陳季“目濡

耳染、勤學以能”的學習效果。

 李庭輝《吾師陳季》二十一首，多處詩句提及陳季的詩學審美要求，今摘引

其要者如下。曰：

散文新寫難嫌俗，啼笑皆非白話詩。（其三）
無音無韻豈成詩，俚語鄙言羞讀辭。（其四）
先鋒革命周夫子，新酒陳瓶覓小詩。換日偷天毛主席，大刀闊斧舊家

詞。（其五）
感實情真句自工，勿矜花巧即為功。（其六）
遊心但有辭章好，下品千般盡可焚。（其七）
重質輕文疏小節。（其九）
傾心往昔唯清照，愛慕今時但碧城。（其十二）30

從上述詩句蘊涵的意旨中，或可概括出陳季詩學觀的四個要點。一、陳季成長於

“五四運動”時期，其對推動新文化運動的一代學人胡適時加讚賞，惟對其所提

倡的白話詩則不以為然，認為數十年來白話詩作家多不能自立，自是文體因素使

然，並列舉魯迅、毛澤東最反對“舊文化”但卻習寫、革新舊體詩詞為例，以論

證自己推廣舊體詩詞創作是一項正確的努力；二、陳季強調作詩必須具有真情實

感，言之有物，內容為先，形式為後，詩句自會工整精細，而非刻意追求詩歌語

言的花巧雕琢，否則不免流於盡可焚毀的“下品”之作；三、作詩必須重視詩歌

的語言藝術，不能直將“俚語鄙言”入詩，以免影響詩歌作品的整體審美效果；

四、陳季最為推崇宋代李清照、民國呂碧城的詞作，曾遣社員馮慧貞、程萬鵬分

別為《漱玉詞》、《曉珠詞》作箋註解析，嘗試從整理古典文學作品的經驗中，直

接汲取古人詩詞創作的方法，學習起點較高，裨助擴大文學視野。

 陳季認真指導社員治學作詩，對諸人在詩詞創作與學術方面取得的成就頗感

驕傲，其自身也勤於詩詞創作，尤對所撰《金壇二百絕》最為得意。1966 年 7 月

杪，陳季在新加坡養病，撰《滿庭芳》一首，寄溟社同學，曰：

28 朱昌雲：《人物隨談 • 後記》，頁 300；《詩詞人述評 • 自序》，頁 2。
29 李廷輝：《心物相融初探》，《學源》第 3 期，頁 1-7。鄭子瑜為李庭輝《雞肋集》撰序，稱李氏“於諸
子百家之學，無所不閱，而獨覈於莊子，不苟其一言”。（《雞肋集》，新加坡：新加坡中國學會，1965，
頁 1）

30 以上詳見李庭輝：《吾師陳季》，收於《望星樓墨餘》，頁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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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別多才，又遷新舍，病軀愈感伶俜。當門獨愛，高樹不知名。幾簇
紅葩艷發。似勸我，暫釋愁旌。遲暮日，誰堪消受，恩義出傾城。

 百年如寄旅，撫心無愧，雖敗猶榮。況雲天高義，幾輩書生。匝地風
沙迷望，重認識古史中人。吾何恨，金壇百首，飛播滿窮溟。31

自註曰：“（新加坡中國學會前秘書長）王梅癡先生，初識余時便言：讀閣下金壇

二百首，便已神交。”李庭輝《吾師陳季》其八“金壇二百彩雲箋，飛播南溟萬

口傳”云，亦即指此。陳季自註又曰：“古史中人，謂松齡、廷輝、兆焯等。恩義

出傾城，謂慧貞、玉華等。”陳季自覺認為，溟社社員多才俊，日後在馬華詩壇

自有一席之地，縱使人生如寄旅，亦可問心無愧，不枉此生。

 陳季的得意門人，首推黃松齡。李庭輝《吾師陳季》其十四“溫柔敦厚文章

裏，秋月春花共此瓶。七十門人誇陋巷，風騷獨領我松齡”，自註曰：“律絕巨擘

為黃松齡。”李庭輝《溟嚶甲稿序》論及黃松齡的文藝觀，曰：

 他的律絕做得最好，由最初一首七律的“夢向水聲尋瀨韻，醒從荷
蓋數珠圓”，已可見是一個具有高度體會力與才氣的詩人了。他初期大約
最愛讀李義山與杜牧之的詩，《贈遠者四首》都似乎有些痕迹。到澳洲
後，驟然改變作風，風格愈來愈高，已有跳出前人範圍的意思，“幾家小
苑綠愔愔，此時籬落海棠深”都非同學們所能冀及的。他的《雜感》、《墨
爾本春遊》、《墨爾本書懷》都是溟社最好的七律。他來信曾說：“社會幾經
滄桑，使杜甫、元、白復生，是否尚以其一貫作風來描寫時代問題，舊瓶
貯新酒能否成功？……”可見他也是很有革命性質的。我們對他的期望最
大。32

從“溟嚶三稿”中，我們確實能夠讀到溟社社員的一些詩歌佳作，同時也可察覺

其中作品的水平參差不齊，甚至出現許多“孤平句”或違反平仄格律的例子，如

上述序文所引黄松齡“幾家小苑綠愔愔，此時籬落海棠深”詩句，便犯了“失

對”的格律問題。至於黃松齡信中所述的“描寫時代問題”，則是“溟嚶三稿”

中較少關注的課題，社員作品的内容多是感事抒懷、旅遊見聞、詩友酬贈、開卷

詠史等，對於反映英殖民地時期的歷史事例、社會生活情況、南洋民俗風情，以

及馬來亞獨立前後的家國紀事，幾乎付之闕如。

 李庭輝《溟嚶甲稿序》也提及自己的文藝見解，可與黃松齡的上述觀點相互

31 李庭輝見示陳季《滿庭芳》手稿，未刊本。
32 李庭輝：《溟嚶甲稿序》，收於《溟嚶甲稿》，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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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其曰：

 松齡去澳洲留學，我寫了許多詩給他，這便是我從“魏晉體”轉到
“老杜和白太傅”的過渡作品。去年所寫的《長歌》、《海外》諸篇，都是
《長慶集》的胎息。我這類的詩篇裏，有幾篇我自己很不滿意，如《偶作》
是不須要的，如《華人相》及《斯世》未免把事情說得太廣泛，太沒主體
了。最近更流為謾罵，恐怕會有傷詩人的風度。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怎樣才
把“俚語”能用到通俗而不鄙陋，一味仿效決是非計，因為時代已大不相
同，用古人的語句，是摸不著痛癢的，更何況我們要寫的，並非中國的社
會而是南洋的社會呢。這便是我作詩的立場。至於我們對詩的見解，與白
居易《與元九書》裏所講的，大概不會差得很遠。33

李庭輝提出兩個要點：一、詩歌的社會作用；二、詩歌的語言藝術。首先，李庭

輝仿效“白太傅體”而作《長歌》、《海外》諸篇，題材即是黃松齡所謂的“描

寫時代問題”，這些詩歌可說是《溟嚶甲稿》中較可喜的古風作品，遙相呼應白

居易《與元九書》所稱“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諷諭詩” 34。李

庭輝《長歌》的内容，描述上世紀四十年代英殖民政府為了防止馬來亞共產黨

勢力的擴張，四處捉拿無辜的人民，又逼迫他們自行拆毀房屋，強制搬遷到政

府軍圈定的集中點居住，而居民薄耕僅足糊口，衹能無奈賤賣瓜菜雞豚以籌錢

拆遷。全詩情感真摯，筆觸直率，描述民間疾苦宛如身處其境，感人肺腑，兼

具以詩紀史的作用，頗似杜甫“三吏”“三別”與白居易《賣炭翁》等新樂府詩

的寫作風格。可惜溟社社員的這類作品為數不多，未能進一步發揮“描寫時代

問題”的宏旨。

 其二，李庭輝從古人詩歌作品中汲取文學養份，並非只是生硬地搬用古人文

字以拼湊詩句，而是將之轉化為自己所處的時代語言，更重要的是要寫出“南洋

社會”的內容，舊瓶貯新酒，名為學習古人，實則自我增值創新。李庭輝認為，

詩歌的語言必須具備文學美感，也要能夠通俗易懂，盡量避免使用生僻拗口的詩

句，更不能直將“俚語”寫入詩中，以免流於“鄙陋”的文字形式。這種文藝觀

點實即源自陳季“無音無韻豈成詩，俚語鄙言羞讀辭”的看法，除了是對詩歌藝

術與語言技巧的自覺要求，同時也寄寓著作者對現實社會的人文關懷。

 在溟社“初成展翅”時期，朱昌雲仍是十餘歲的“後進”社員，然已有詩

二十餘首，多具“濃厚的詩味”，後負笈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澳門華南大學

33 李庭輝：《溟嚶甲稿序》，收於《溟嚶甲稿》，卷首。
34	[唐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第 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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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造，考獲文學學士、碩士學位歸來。一九六零年代初期，朱昌雲先後在馬來

亞、新加坡各華文報文藝副刊發表關於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文學的評介文章，累

積了豐厚的文藝修養，35 後又擇其精華於溟社《學源》雜誌“讀詩掇析”專欄發表

為四篇文章，即：《天際雲濤秋益壯》，論析鄭孝胥詩；36《纖月亭亭履迹新》、《孤吟

自媚空階夜》，論析陳三立詩；37《明良感榮遇》，論析王闓運詩，38 具體展現了朱氏

源自溟社而又兼具個人風格的文藝觀點。

 朱昌雲的上述“掇析”方式，首先是選錄相關詩作並略作註解，次則意譯

全詩含義以使暢達明了，繼而論述發揮自己對詩作的看法。選詩可以探知鑒別眼

光，註解則可察看學問功底，意譯則可辨別理解能力，論述則可識見一家之言。

析其要點，大抵有四：一、朱昌雲所選都是清季民初的重要詩人，王闓運（1833-

1916）、陳三立（1853-1937）、鄭孝胥（1860-1938），皆為改朝換代、新舊交替之

際的見證者，其詩尤能反映出詩人與時代的相互關聯，格局開闊，立意高遠，可

稱為第一流的作品；二、朱氏論詩講究作品中的氣韻接續、縝嚴章法、屬對練字、

靈活用典，尤以杜詩雅淡清遠的風格作為重要的衡量準繩；三、作詩必須能夠自

創新意，抒情、敘事、寫景，皆須別出機杼，使人讀之而神往；四、如果作者的

閱世未深、詩力尚淺，斷不可直接以第一流詩人的作品為學習對象，因其基礎功

夫不足，既不易學、也學不了，而詩力過淺的人也難以看出第一流作品的精髓之

處。

 陳季的詩學取向與文藝觀，十分重視社員的古典文學基礎與素養，凡此尚可

見於馮慧貞、黃秋、程萬鵬諸人的文學訓練與實踐。例如，馮慧貞乃溟社次批傑

出的女社員，詩詞書藝俱絕，著有溟社撰述部出版的《李清照漱玉詞箋疏》、《全

宋女子詞箋注》，分別列為“溟社專刊”第二、第五種，後又出版《馮慧貞詩詞

集》、《馮慧貞書法樣本》等。馮慧貞主編《眉林》雜誌，標榜“新舊文學的匯

流”、“東西名著的運河”， 39 其於每期《眉林》皆發表相關的論述文章，身體力行，

如《浪蕩文人蘇曼殊》、《歌德的浮士德缩寫》、《西方史籍的名人奇夢》、《芭蕾舞

35 持慶按，朱昌雲這些數十篇的報刊文章，後來結集出版為《人物隨談》、《人物隨談二集》、《詩詞人述
評》諸書，其中朱氏對中國與西方文學人物的論述與評價，或為窺探朱氏文藝觀點的醞釀與形成之切
入點，可容日後另作專題探討。

36 朱昌雲：《天際雲濤秋益壯》，《學源》創刊號，頁 4-5。
37 朱昌雲：《纖月亭亭履迹新》，《學源》第 2 期，頁 15；《孤吟自媚空階夜》，《學源》第 3 期，頁 14。
38 朱昌雲：《明良感榮遇》，《學源》第 7 期，頁 21。
39 馮慧貞主編：《眉林》第 2 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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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詩也是書畫》、《希臘小愛神：鵠必內傳》、《王福菴書法途徑》等，40 充份反映出

馮氏兼具“新舊”、“東西”的素養，融會貫通，此於其詩詞創作的實踐，無疑如

得詩家五彩筆，揮寫成章。故陳季作詞稱之為“恩義出傾城”，超越群倫，信是

有因。

 黃秋寫詩甚勤，著有溟社撰述部出版的《周邦彥片玉集箋疏》，列為“溟社

專刊”第三種，又於《眉林》發表多篇論述文章，如《片玉詞箋疏》、《釋李義山

燕台詩》、《易才子四魂集的重疊用典法》等。41 程萬鵬著有溟社撰述部出版的《呂

碧城曉珠詞箋注》、《呂碧城曉珠詞後集箋注》，分別列為“溟社專刊”第一、第

六種。另有梁研華、劉典華合著《杜牧樊川集七絕百首箋疏》，列為“溟社專刊”

第四種。溟社“詩刊”、“專刊”是陳季重視文學基礎訓練的豐碩成果，此種文藝

觀點正是源於北溟鯤魚的“積厚”之學，遂能化為鵬鳥南飛的修養功夫，而溟社

社員積極箋註詩詞典籍的社課習作，既能自我提升文學素養與創作水平，又可落

實陳季“傾心清照”、“愛慕碧城”的詩學取向，繼而漸次形成溟社紮根古典、面

向南洋、書寫真情的獨家風貌。

 此外，如果從《學源》、《眉林》乃至《新潮》各期的稿源觀之，無論是溟社

社員作品或外來稿件，除了別具一格的舊體詩詞之外，尚有其他多種文體作品，

包括論述文、現代文（散文、小說、新詩、隨筆）、譯文譯詩、書畫藝術等，作

品數量、所佔篇幅皆多，說明陳季與溟社具有較為通達、宏觀的文學視野，紮根

古典而不自囿於古典，新舊並蓄，古今匯流，實為馬華文壇提供一個良好的示

範。環顧今日馬華文壇現況，新體文學與舊體文學之間長期隔閡，缺乏互動交

流，且於一部馬華文學史或“馬華文學大系”中始終是“古典缺席”，以此而視

陳季及其溟社，彼此確是存在一道難以逾越的無形鴻溝。

四、溟社餘暉與歷史定位

 陳季遺落南洋，流寓怡保，每日必往“一品香茶室”品茗，風雨不改。然於

40 馮慧貞：《浪蕩文人蘇曼殊》、《歌德的浮士德缩寫》，《眉林》創刊號，頁 4-6、14-17；《浪蕩文人蘇曼殊
（二）》、《歌德的浮士德缩寫（二）》，《眉林》第 2 期，頁 6-7、19-21；《西方史籍的名人奇夢》、《歌德
的浮士德缩寫（三）》，《眉林》第 3 期，頁 7-9、15-17；《芭蕾舞是詩也是書畫》，《眉林》第 4 期，頁
5-8；《希臘小愛神：鵠必內傳》，《眉林》第 5 期，頁 4-5；《王福菴書法途徑》，《眉林》第 6 期，頁 7-8。

41 黃秋：《片玉詞箋疏》，《眉林》創刊號，頁 12-13；《片玉詞箋疏（二）》，《眉林》第 2 期，頁 17；《片玉
詞箋疏（三）》，《眉林》第 3 期，頁 18；《釋李義山燕台詩四首（上）》，《眉林》第 4 期，頁 14-15；《釋
李義山燕台詩四首（下）》，《眉林》第 5 期，頁 10；《易才子四魂集的重疊用典法》，《眉林》第 6 期，
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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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某日，陳季不慎失足，跌倒中風，從此不能行走。陳季因無家眷，遂移居

溟社社員宗鑑住持的怡保三寶洞休養，眾社員交替看護，又輾轉赴往吉隆坡、新

加坡等地就醫，後由馮慧貞接回侍養於家。1966 年末，陳季病逝於馮家。陳季

創立溟社及其事迹歷程，前半階段主要在於指導社員研讀典籍與創作詩詞，刊

行“溟嚶三稿”，培養自家的基礎功夫；後半階段則由核心社員先後編輯出版《學

源》、《眉林》雜誌，在馬、新、臺、港文壇產生較大的影響。陳季對於溟社的兩

種雜誌都給予實際的支持，積極投稿發表詩作，例如《學源》刊載其詩三十首，

《眉林》刊載其詩六十首，以及《溟嚶丙稿》收錄十四首，皆取自陳季《金壇

二百絕》。惟於陳季病逝前，兩種雜誌皆相繼停刊。

 根據《學源》編輯吳均昌（筆名看看）在朱昌雲辭世後的一篇懷念文章中，

鉤起他對溟社刊物的往事追憶，曰：

 籌劃數月，我們終於出版了《學源雜誌》。……一時銷路不錯，新加坡
教育部也予推薦給一些教育團體，其中李廷輝博士、魏維賢教授等拔刀相
助，提供不少稿件。

 後來，也不知怎的，才華洋溢、詩詞寫作造詣高深的馮慧貞女士，卻
聯合一部份具有良好寫作基礎的女作家，另行籌辦一份《眉林雜誌》，以致
使到《學源雜誌》無法辦下去。當時昌雲兄與我商議，認為女將們要辦一
份《眉林》，我們男將們則只有再辦一份《新潮雜誌》，這情形也引起當時
的陳老師（居士）難堪，他認為既然大家都要辦刊物，也不是壞事，只有
希望各方面努力辦下去，為馬華文壇盡一點綿力。《新潮》與《眉林》，都
辦得頗有內容。風格雖有不同，也不失為文藝一道曙光。只可惜，後來二
份刊物都不能久持。

 《新潮》停刊後，《眉林》也不長壽。42 自此之後數年，怡保文風漸微，
萬鵬兄竟不幸於中年因心臟病辭世，昌雲兄也漸漸地對文學疏遠，……這
是甚為可惜的事。我自己也因生活困苦，從七零年代至八零年代的十年期
間，幾乎也完全離開了文壇，不再過問文學之事，說來令人感慨不已！

 記得三年前，……大家相見甚歡，昌雲兄表示現從事古董生意，已不
再從事文學寫作了，我聽了心頭一陣茫然。文學離開了萬鵬，昌雲離開了
文學，慧貞也離開了詩詞，只有我這個文學迷，幾乎半生與文學結緣，陷
入了文學的八陣圖，不亦悲乎？ 43

從吳氏的追憶中可知，《學源》、《眉林》、《新潮》乃一九六零年代霹靂怡保文壇

42 持慶按，《眉林》先於《新潮》停刊。吳均昌記憶有誤。
43 看看：《懷念朱昌雲》，《南洋商報》之《新霹靂 • 霹靂開講》2002 年 3 月 5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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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盛的重要標誌，亦是舊體詩詞繁星共聚的年代，除溟社社員之外，其他國內外

作者如劉太希、易君左、蘇雪林、彭士驎、林千石、錢歌川、巴壺天、錯公、李

冰人、沈亭、王光國、張少寬、趙少昂、張仙如、麥袞華、白成根、張逸民、符

一葉等，眾皆詩壇好手，馳騁於時。但就溟社的人員與財力而言，男將、女將各

辦刊物，將無可避免地分散了業已有限的資源，雖見一時鼎立，終是難以持久。44

上述三種雜誌在一九六零年代相繼創辦，固為舊體詩詞的創作開闢發表園地，繁

星閃爍，但又於六年之間先後停刊，風流人物俱往矣，煙消雲散。

 在溟社後期，男將、女將“各辦刊物”的前兆，朱昌雲於《學源》第 4 期

（1965 年 1 月）的“通告”中或已透露端倪，略見頭緒。其曰：

為便捷起見，訂戶、讀者惠稿，請寄以下地址：
霹靂怡保笠士曼那律五十九號
59, Laxamana Road, Ipoh, Perak. 45

朱氏的這則“通告”，連續三期刊於《學源》雜誌的目錄，確見鄭重其事，而這

個“笠士曼那律五十九號”的新地址，即是後來《新潮》創刊號（1965 年 11 月）

的出版社社址，沿用至《新潮》第 18 期（1969 年 12 月）停刊而不改。社長麥袞

華《發刊辭》則稱，這是“經過六個月的籌備工作”才得以面世的文藝期刊，以

研討文、史、哲、詩詞為主要內容的園地。46 是此可知，朱昌雲等人在《學源》

停刊前的四個月，見證《眉林》創刊號（1965 年 5 月）的出版後，遂與扶風詩社

諸君著手籌備《新潮》事宜，至《學源》第 7 期（1965 年 9 月）面世後停刊，始

正式推出《新潮》創刊號。至於《眉林》出版社仍以“高溫街七十一號”的大本

營為通訊地址，然而此時的陳季已經中風多時，在外地養病，對於溟社內部的這

些新變事態，除了“難堪”，亦是無可如何了。

 以下試對《學源》、《眉林》與《新潮》三家雜誌的刊行起迄年月進行匯整，

製成一覽表，以備對照之便。

44 朱昌雲主編：《學源》第 4 期，目錄。
45 持慶按，《新潮》雜誌是扶風詩社諸君創辦的刊物，除了主編朱昌雲兼是溟社與扶風詩社的社員，餘
皆與溟社無涉；吳均昌雖曾參與《新潮》的編輯工作，然其亦非扶風社員。因此，所謂溟社後期“男
將、女將各辦刊物”之說，只能是指朱昌雲、馮慧貞各別主編《學源》與《眉林》，而不是指各自籌
辦《眉林》與《新潮》。

46 朱昌雲主編：《新潮》創刊號，目錄、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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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三家雜誌刊行起迄年月一覽表

《
學
源
》

創
刊
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第
7
期

64 64 64 65 65 65 65
10 11 12 01 02 03 09

《
眉
林
》

創
刊
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65 65 65 65 66 66
05 07 09 11 01 03

《
新
潮
》

創
刊
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第
7
期

第
8
期

第
9
期

65 66 66 66 66 66 67 67 67
11 01 04 07 10 12 03 06 09

第
10
期

第
11
期

第
12
期

第
13
期

第
14
期

第
15
期

第
16
期

第
17
期

第
18
期

67 68 68 68 68 69 69 69 69
12 03 06 09 12 03 06 09 12

由是觀之，《學源》停辦而《新潮》創刊，新舊交替之際，朱昌雲扮演著兩家詩

社的過渡角色，適可標示著溟社發展歷程的式微，同時也孕育著霹靂州第二家詩

社——扶風詩社的誕生。

 扶風詩社諸君盛情邀請朱昌雲主編《新潮》雜誌，其於創刊號中刊載麥袞華

《自美南歸承怡保諸詩友欵宴幸福樓即席議組扶風詩社率賦七律一首》一詩，47 詩

題標明“即席議組”，其詩寫於籌備創刊之際，可知諸君議組詩社與創辦刊物同

步進行。至《新潮》第 6 期，刊載白成根《扶風詩社將面世》兩首，則是大張旗

鼓地宣示創社預告，其曰：

 幸福燈光照影紅，樽前扶雅眾心同。衣冠未改唐虞制，詩禮猶傳孔孟
風。莫讓天聲成古迹，應教浩氣貫長虹。以文載道開新運，誰忍明珠棄掌
中。

47 朱昌雲主編：《新潮》創刊號，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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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家氣宇尚軒昂，一讀離騷欲醉狂。藝苑輝煌經奮迹，扶風醞釀待登
場。寧容美雨囂囂迫，肯讓歐風咄咄張。為要韓蘇留韻事，急功修葺舊宮
牆。48

至第 8 期則刊有白仰峰《和祿寬兄扶風詩社成立原韻》，49 是此可知扶風詩社當於

1967 年 4、5 月間正式成立。稍晚，又有白仰峰《敬和沈亭先生原韻以正扶風之

實名》、白成根《步沈亭先生柬扶風詩社諸君子索和元韻》、白仰峰《扶風雅集和

沈亭原玉》、麥袞華《丁未冬日扶風詩社雅集幸福樓，率賦奉酬社中諸君子，並

用沈亭君原韻》、彭士驎《丁未十月扶風詩社雅集幸福樓賦呈同席諸詞長》等，50

則是歷次扶風雅集中的酬唱之作。

 扶風詩社社員約卅餘人，古典文學根基深厚，多為儒商、局紳、教師與文

化界人士，互為師友，交遊酬唱，其與溟社的師生結構多有不同。扶風社員詩詞

作品多刊於《新潮》各期，今有若干扶風詩集流傳者，如彭士驎編《晴山詩集》

（陳晴山遺著）、王光國《藏拙齋詩稿》、沈亭《雲山千疊樓詩》、彭士驎《掬翠園

詩》、黃磻溪《韜光廬喬梓詩文集》、賴甲貴《一得居士詩詞全集》、戴澍霖《閒

吟初集》，以及繼後徐持慶《敲夢軒詩稿》（共四輯）等。扶風社員今幾全歸道

山，猶健在者，僅得徐持慶一人。51 溟社乃未曾註冊的民間組織，扶風詩社則是

多次申請註冊未果，後於 1990 年杪易名“山城詩社”重新申請註冊，遂於 1992

年獲准註冊為正式的社團，續為霹靂州的第三家詩社。

結語

 霹靂州文人結社與舊體詩詞創作活動的起步較晚，在溟社之前似乎未見任

何相關的記載，本文梳理溟社相關史料發現，陳季之於霹靂州舊體詩詞創作的發

展，亦可視作相當偶然的因緣。縱觀陳季一生的事迹，前期獻身革命，中期隱迹

南洋，後期創辦溟社，尤其陳季與溟社黃松齡、李庭輝、朱昌雲、馮慧貞諸子的

相遇，師生相得，詩文相酬，而有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怡保文壇興盛的契機。溟

社緣起緣落，陳季與諸位弟子堅持了二十年的光景，從者甚眾，出版詩刊三冊、

48 白成根：《美竹軒詩草 • 扶風詩社將面世》，《新潮》第 6 期，頁 4。
49 白仰峰：《和祿寬兄扶風詩社成立原韻》，《新潮》第 8 期，頁 15。
50 朱昌雲主編：《新潮》第 9 期，頁 16；《新潮》第 11 期，頁 6、9、11、12。
51 徐持慶：《從扶風到山城》，《南洋商報》之《商餘 • 敲夢癡言》2011 年 11 月 11 日版。持慶按，余撰此
文時，社員曾漢光（一百零三歲）仍健在，惟今亦已故去，扶風社員僅餘余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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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刊六種、專業雜誌兩種，可謂成果斐然。陳季與溟社的詩詞創作實踐，並非只

是純粹局限於文學藝術的喜好與鑒賞，而是認真引導社員潛心學習中華典籍以積

累學養，善於應用學術訓練以發揮才學，繼而結合詩人的性情與學人的功夫，寫

出“感實情真”的好辭章，漸次形成紮根古典、面向南洋、書寫真情的獨家風

貌。這種學習起點較高的文學視野，紮根古典而不自囿於古典，新舊並蓄，古

今匯流，實為馬華文壇提供一個良好的示範。陳季與溟社創辦《學源》、《眉林》，

是作為社員與同好者的詩詞創作與論述文章之發表園地，由內而外，推廣至馬、

新、臺、港的學界與文藝界，建構區域性“新舊文學匯流”的平台，醞釀著一個

繁星共聚、閃爍璀璨的詩歌時代。而在溟社即將步入歷史長廊之際，又呼喚出

《新潮》雜誌與扶風詩社的鏗鏘登場，迎來下一個詩歌季節，同時也緩緩地垂下

自身的舞台帷幕。

116

馬來西亞漢學刊 • 第二期


